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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 野 上 细 碎 的 花旷 野 上 细 碎 的 花

王太生

朋友鲁小胖打来电话，问今年七夕怎么

过，然后说在那个诗意的夜晚，他想携夫人出

城二十里，去乡下的小餐馆喝酒。餐后，站在

月色皎洁的旷野上，看头顶上的那条水汽微

漾的天河。

是啊，一弯云水，水岸迢迢。仰望银河星

汉，水流汩汩，忽然就想起许多事来。

有些爱情是有水声的，时间流水的声

响。1934 年，沈从文去湘西的路上，他在船

舱里给张兆和写信，“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

面想你”。

有水的地方让人柔情，这位文学才子在

纸上絮语，“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

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

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

有一条沅江，逶迤陪着，滋润他的念想，

沈从文的爱梦中从不干旱，更不缺水，《湘行

笔记》里，水声哗然。

张爱玲小说中，也有水声。“雨声潺潺，像

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

雨不来”。《小团圆》这部张爱玲最为神秘的作

品，从上世纪 70年代开始创作至去世前一直

未能完成，在之前手稿也从未曝光。

水边的爱情，氤氲湿润，有荇菜的清香

气，莹莹水泽，翠鸟啼鸣。

《诗经》中的植物，大都风姿绰约长在水

边，蒲、荷，有烟水气。“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

沱”。在那池塘水岸边，蒲草荷叶生长繁，有

个美人儿，如何才能再见面？躺在床上，风

声、水声，怎么也睡不着。

唐代诗人张泌的《江城子》，“浣花溪上见

卿卿，眼波秋水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

小蜻蜓。好是问他来得麽？和笑道，莫多

情”。一对少男少女在水边调情，那个地方有

一个很好听的乡村地名：浣花溪，水流汩汩，

淹没了话音。

浣衣，曾经是古老爱情的经典呈现方

式。浣，这个词利索、干净，在山间流泉中，发

出一种声音。还有捶衣棒，一上一下，此消彼

落，水珠迸溅，贴着水面传得很远。

一场骤雨，一场汛，水体变得丰盈，一行

亮亮的石阶，直伸水面。“噗”，一朵衣花在水

面绽放，恣肆地铺陈水面。那件衣服，在水面

逗留片刻，吸饱了水分，以一种悠缓的节奏，

飘悠着下沉河底。关键时候，会有一只大手，

从背后轻轻一拽，俯下身子，拧一拧，腾挪之

间，挤兑那些皂液和泡沫，水汽氤氲的河畔舞

蹈，水香沁脾。

作曲家谭盾有一次对朋友说，水声就是

音乐，是天籁之声。通过水声，我们可以听到

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听到眼泪、风暴、爱情、月

光和摇篮曲，听到古老的声音、人们灵魂深处

的声音，还有梦在水里漂来漂去。他觉得，听

水就像古人听松一样，里面有很深的哲理。

有人用大海拍击岩石的声音、山涧小溪

淌过的流动水声，测试爱情。不知道，自来水

龙头的哗哗流水声，说明了什么？

多年前，我宿在上海一家弄堂小旅馆里，

窗户外边是一户人家。隔着窗户，听得到老

式水龙头的哗哗流水洗碗声，有个女人一边

洗碗，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和她屋里的男人说

话，至今回想起来，这完全是一副平民生活的

朴素姿态。

到西塘古镇寻幽，石桥流水，静谧安逸。

看到临水的小旅馆里有木质的美人靠，想坐

在上面，给老婆写一封信，我想跟老婆说，老

婆啊！太辛苦，你身体不好，也没有好好照顾

你，真想让你见识见识，古代大家闺秀的生

活。一回头，却见一条船从窗外欸乃而过。

仰 望 天 河仰 望 天 河
刘礼达

我在深圳打工，在城市编织的路网里，在机器鸣响的合奏

里，时常会想起乡村的和声……

那时，乡村里，总能听到游街走巷讨生活的货郎的吆喝声。

货郎挑着担子风尘仆仆地从家里和附近的地方赶来。他

们走遍小村庄的角角落落，吆喝声便在空气中回荡，声声入耳。

乡村的清晨，一片静谧。卖豆腐的货郎已经早早出现在

小路上，走几步他便会吆喝一下:“豆腐！豆腐！”他那富有规

律的吆喝声低沉而有力量，在宁静的早晨格外清晰。货郎也

许在三更半夜就起床干活了，他的脸上写满疲惫和倦容。他

的肩上是沉沉的担子，挑起的是生活和希望。

豆腐是家常菜，价廉，他家的豆腐很不错，物美。所以买

的人很多，也没有人讨价还价。末了，他常常还附带一句：“有

空去我家喝豆浆啊。”他就住在隔壁村子。豆腐做得好，豆浆

自然也不会差，清香浓郁口感好——真的有大人带着小孩去

货郎家里喝过豆浆。

“菜籽！菜籽！”卖菜籽的人也总是很早就来到小村庄。

那是个有点年纪，头发早已花白的老人，他瘦瘦的，精神矍

铄。他挑着两个轻便的篮子，里面却装满了大包小包的蔬菜

种子：大白菜、菠菜、萝卜、南瓜、水瓜……他似乎知晓村庄里

的人爱吃哪些菜。也许他还是个经验丰富的菜农，因为他还

会耐心给人讲解各种菜的属性以及栽种注意事项等，希望大

家能种出好菜。真是个细心的老货郎啊。村里人已经习惯叫

他“老伯”。

“老伯，来喝碗粥吧。”买卖成也好，不成也罢，一大早的，

总有热心肠的人家会请他进屋喝碗白粥。一碗白粥，配上农

户家自己种的咸菜或萝卜干，透着村庄的纯朴民风。

太阳升高了，这时补锅底的人来了。“补锅底呦——”那是

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他的声音雄浑有力，近乎唱腔般的吆喝声

总会在村庄的上空久久回响。

行当简单，他带的仅仅是些补锅用的工具，他的手艺在身

上。那时村里找他补锅底的人不少，他敲敲打打三两下就能搞

定，让人非常满意，大家对这类手艺人很敬重。不过，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锅坏了直接换新，补锅底的人渐渐少了。也不知

道从什么时候起，再也没有人见到这个补锅底的人来村庄了。

卖糖果的老汉总是在黄昏时候出现，小孩儿们是最期盼这

个满脸皱纹的老汉来村里的。他的吆喝声一出现，我们大老远

都能敏锐察觉，像猫儿闻到了香味。老汉卖的东西挺多，他挑

着的是百宝箱，装满了各种货物：菜刀、脸盆、刷子、拖鞋等各种

日用品，还有陈皮、棉花糖、开心果等最受小孩欢迎的糖果。大

人买日用品，小孩儿们则拿出平时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零花钱

买零食，小女孩还会买发夹梳子之类的小物件。不够钱的话就

哭闹着向大人要。老汉挑着担子挨家挨户走着，等他离开村庄

时候，天早就黑了，他伛偻着身子消失在黑夜里。

“货卖一张嘴”，货郎们吆

喝着，兜售自己的商品或手艺。

时过境迁，如今生活条

件好了，商品丰富了，网购也

很发达了，但从前他们的身

影，他们的吆喝声仍留在我

的记忆中。

乡村里的吆喝声乡村里的吆喝声

任启亮

午饭后准备洗碗，打开水龙头不见水流，怎么停水了？以

往停水停电或有其它状况都会发一个安民告示。

原来，通往我们居住小区及周边大片区域的自来水管道

突然爆裂，造成大面积停水。

正赶上周末，又是大夏天，没有水真是要了命。想洗把

手、擦把脸，去开水龙头成了习惯动作，每次都是沮丧地把手

又缩回来。

不大一会功夫，一辆自来水公司的黄色紧急供水车驶

入院子，停在 3 号楼前；过一会儿又来了一辆，停在 6 号楼

前。物业通知可到供水车自行取水。左邻右舍的居民小

区，以及马路边也都陆续停靠了紧急供水车，居民不用为水

发愁了。

到了傍晚，取水的人渐渐多起来，院子里顿时也热闹起

来。有提着桶的、端着锅的、拎着盆的，也有拿着水壶乃至矿

泉水瓶的。

打水的人们络绎不绝，大家不急不忙，迎面走来相视一

笑，排队等候的时候也闲聊几句。很多人同住一个单元，平素

少有来往。今天，因为停水却有了见面和交流的机会。

有的人似乎不只是为了打水，而是到院子里看看热闹，呼

吸一下新鲜空气。更有不少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捉迷藏、做

游戏，跑前跑后。我想，今天可能是自从搬进这个小区以来，

院子里集中人员最多的一次，也是最热闹的一次。

正想着，突然看到一个拎着水桶的熟悉面孔，他也一眼认

出了我。“原来你也住这儿”，我俩都非常惊讶。我住 1 号楼，

老李住 2号楼，不久前还在一个会议上碰面，并闲聊一番——

竟然在一个院子里住了 10多年没碰到过。我们共同感叹，真

成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老李是老北京，说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邻里之间的情景

一脸留恋。几十户人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谁家做了好吃的，

整个大院都能闻到香味；谁家有一台电视，全院子都围拢过去

看；谁家有事大家都会过来伸手帮一把。

确实，那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单、透明，同事之间、邻里之

间、同学朋友之间交往单纯简朴。今天，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邻里之间接触和交往少了，关系和感情也

淡了。

有人批评当今“人心不古”，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一定道

理，但也不尽然。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不同了，更加追求个

性化的生活方式。虽同一大门出出进进，回到家里却不再关

心窗外风声雨声。更重要的也许是客观环境的变化、生活方

式的革新和网络技术的发达使然。

过去住平房和大院，条件差，自来水也不是通到每家每

户，洗衣洗菜、淘米洗碗都要到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几户人家

共用一个厨房也不在少数，就更不用说公用厕所、公共澡堂

了。这些自然成了邻里之间日常生活聚首的地方。而今天，

社会发展带来了居住环境的改变，回到家关上门吃喝拉撒洗

睡一切都能解决，打开手机和电视整个世界尽收眼底，购物不

用进商店，躺在沙发一键搞定，网上办公、上课、线上会议不受

任何时空限制，等等。

渐渐的，院子里打水的人少了。晚上 8 点多钟自来水管

接通，临时供水车开走，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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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泛红
云雪白粉净
简单极了
除了灯火就是清晨
忽然水波涌出
凝望打个顿
灿烂里有了些雨影
连枝带叶
走得很远很深了
我有些吃惊
那时网格
停歇了活动
接着蠢蠢地问

“怎么啦？”
哦，雷霆
还在轰击灯火和清晨
心跳和伤疼
纸巾抹不平
一个低级错误
给了我一闷棍

太阳雨
阮文生

贾子安

清晨，窗外的鸟儿啁啾不休，嘹亮的歌

喉，悠扬的曲调，动听的音符，令人着迷。还

没有完全挣脱梦的怀抱，我的眼睛微闭，啊，

这美丽的夏季，这悦耳的天籁之音。

这个北方小城的夏日，气温是舒爽的，自

然环境也保有着素色的原貌，鸟儿应该把这

里当做生活的乐园吧？长尾巴的喜鹊，灰色

的麻雀，尾巴像剪刀一样的燕子，还有一种蓝

背颈间有一道明黄的鸟儿，以及一些我叫不

出名字的鸟儿……毫无例外，它们每天都要

在我窗前的大树上开一场热情烂漫的清晨音

乐会，我总认为这是多情的鸟儿们送给我的

清晨礼物。

拉开窗帘，不用眼睛扫描，听声音就知道

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的鸟儿麻雀居多。它们在

树枝间跳跃，身姿轻盈敏捷。它们的歌声清

澈甜美，像清冽甘甜的泉水，洋溢着生命的悦

动，或者是青春爱意萌动的嚣张。

它们的歌声，像一簇跳动的旋律，即刻带

动了我的心弦。我打开窗户，风儿涌进来，清

新的空气进入我的肺，进入我的血液，也洗涤

着我的神经、我的心灵园地。窗外那些近距

离能观察到的可爱的小精灵，惊喜的神情像

是与故友重逢。

在老家，鸟儿一般被视为祥瑞之物。如果

春来燕子在自家屋檐下筑巢，那会被全家人当

作吉庆的寓意。看着燕子每天忙忙碌碌的飞

进飞出，主人也不敢游手好闲而变得勤劳。无

论多么“寒酸”的家庭，因为燕子的光顾也会焕

发生机，对新的生活充满美好的希冀。

在塞外短促的夏季，河畔的大树上，河中

的小洲上，鸟儿们总会尽情地表演大合唱。

有的歌声婉转细腻，有的短促粗粝。在树叶

和草丛掩映之间，鸟儿们放纵无羁地倾诉着

衷肠。它们的歌声唱了千年，万年，人类美好

的爱情和它们的歌声一样绵延。

爱鸟的人们，不允许有人伤害它们。如

果有顽皮的孩子用弹弓射鸟，必遭看到的大

人一番劝诫。爱鸟，护鸟，与鸟为邻，是乡人

们的共识。

冬天到了，天寒地冻，风雪迷途。许多鸟儿

回到了温暖的南方，麻雀和喜鹊是留鸟，它们无

处觅食，只好在农家的院子里寻觅。善良的主

人，不忍看它们忍饥挨饿，粗糙的大手抓两大把

秕谷，随手一扬，秕谷像天女散花一般飞落各

处。麻雀和喜鹊便从干枯的树枝上俯冲下来，

尽情享用。回报农人善意的是日日悦耳的歌

声，为农人寒冬枯寂的日子增添了无数欢乐。

空气在升起的太阳照耀下逐渐变热，窗

外的歌声也随之渐渐稀落。四散而去的鸟儿

们，到田野，到河畔或觅食、或嬉戏，在真正属

于它们的家园里，纵情欢歌，表达着它们种种

复杂而繁密的情绪，给富饶丰盈大地，增加几

分蓬勃的气息。

我爱鸟儿，每日在我窗前放声歌唱的鸟

儿，会是来自故乡的吗？

院子里停水了

清晨鸟鸣

欧阳

风 推 着 太 阳 慢 慢 南 行 ，秋 雨 也 跟 着

一天天将热气冲走。立秋以后，北方的

天气凉爽下来，公园里暴露在艳阳下的

人开始增多，我随潮流，隔三差五也去踩

踏公园的地皮。

前两日，顶着艳阳，我又跑园子里出

汗去了。结果，一个摄影家吸引了我。

大师以古怪的姿势，一边折腾自己的身

体，一边搬弄相机聚焦已经残败的月季花。

专业啊！在他有闲的空隙，我指着不

远处一小片草丛，建议其去拍俗称狗尾巴

花的植物：“朝阳穿过、夕阳印染的时刻，

那些成片的、毛茸茸的花景很好看的。”

他无视我指的方向，瞥了我一眼，眼

神里的意思，我理解是“你懂个啥”。

摄 影 我 不 在 行 ，不 好 意 思 再 滋 扰 大

师。不过，看到他专注于花，心里想起了

一些花事。

人 们 总 是 追 逐 那 些 艳 丽 、张 扬 的 花

朵，像玫瑰、月季，还有花朵独大的牡丹

之类。回想起来，我从前也是如此，曾倾

心茶花，尤其是云南那边艳阳天下的山

茶花，花朵娇艳，色泽鲜亮，几乎给人一

种“假花”的感觉。

记得早年有过“国花”之论，牡丹、玉

兰什么的，支持者不少，也有人钟情梅花

——花虽小但傲霜映雪也很诱人。我研

究了好一阵子，认为油菜花才佳，色正、

成片且金黄——这是贵气 ，祖国各地都

有 ，大家都亲眼见过——某些号称娇贵

的品种很多人未必亲眼目睹过。

为 这 事 儿 我 还 和 相 熟 的 人 宣 讲 过 ，

悲 哀 的 是 ，不 是 被 群 嘲 ，就 是 被 嗤 之 以

鼻：油菜花怎么可以上台面。

坦 率 而 言 ，这 种 思 维 ，我 也 是 有 过

的，但后来的一次经历，改变了我被雕琢

成的观念。

记得那是个初夏，我在湘江边远足，

走着走着远处一片紫色吸引了我。人近

了，才发现在一片乱石和泥土组成的荒

野中，欣欣然长满了花草，花朵细碎，不

蹲下都看不清其真身。我蹲下，或还头

贴着了这些紫花，之后也转圈换角度审

视，看了好长时间，心里想着，这大概就

是紫云英了，怪不得匠人文字都赋予它

极美的意蕴。

站起来，鸟清脆的歌唱入耳，抬头仰

望，是十数只很小的雀鸟在高天上盘旋

鸣叫，声音煞是动听。尽管看不清鸟的

模样，但它们已经是我心中的云雀了。

那 一 天 有 一 种 说 不 出 来 的 心 境 ，仿

佛紫云英和云雀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而我，只是融入其中的一粒微尘而已。

他日静下心来，一些时候我会想起那

天的情境，然后，不经意间发现自己有了

变化：我对“特殊名分”的花不再有特别兴

趣，反倒是会去注意荒野中的无名小花。

说到这样的行为改变，我有一件“糗

事”。有一年，也是初秋，大家伙儿在外

面散步，我感觉到一处杂草丛中有异样

的颜色，就近前搜寻。同行问什么事，我

指着找到的，淡紫色有点白的微型花串

说：这个，是不是很好看？它貌似兰花，

网络 AI 说是沿阶草。“你这是什么眼神儿

啊？”末了同伴鄙夷我一回。

对此 ，我不会去辩解 ，更不会在意 。

就我所知，持这种观念的大多数人对花

难有真知。

关于花，早先在心思散漫的时候，我

牵连过文化脉络，那些“硕大、艳丽”花朵

的好尚，我自是无话可说，但感觉多少有

点人际间三六九等的“文明”污染在里面。

以 现 在 的 立 场 ，我 更 喜 欢 那 些 互 不

争艳，兀自欢心、自由开放的细碎繁花，

它们或连片成群，或相间杂处，总是让我

想让时间停滞下来。

山花烂漫，这才是最美的自然风光。

《菊花》（局部）

恽寿平 [清]

恽寿平原名恽南田
(1633~1690)，名格，字
惟大，后改字寿平。作
为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
家，他开创了没骨花卉
画的独特画风，是常州
画派的开山祖师。

早 年 向 伯 父 恽 向
（明末山水画家）学画山
水，取法元代王蒙、黄公
望、倪瓒，并上溯董源、
巨然。中年以后转为
以 画 花 卉 禽 虫 为 主 。
恽寿平以潇洒秀逸的
用笔直接点蘸颜色敷
染成画，讲究形似，但
又不以形似为满足，有
文人画的情调、韵味。
其在花鸟画方面，敢于
创造，从而成为清初影
响较大的花鸟画家，在
山水画上亦有很高成
就，以神韵、情趣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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